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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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朱光潜在内迁至四川乐山办学的武汉大学担任教务长的同
时，坚持进行美学研究。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的感悟和拯救民族危难的重任以及对
进步思想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使朱光潜从西方美学转向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并且
把这种研究与他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实践结合起来，为抗战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

朱光潜抗战时期的美学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和知行合一的特点。从朱光潜的
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经过欧洲现代美学培养和学术训练的美学家在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关头的凛然正气，看到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担当，其崇高的人格精神和丰厚的学
术成就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和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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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抗战爆发，朱光潜历尽千辛万苦从北平

辗转漂泊来到四川，先在四川大学任文学

院长，不到一年，因为不满国民党当局对

学校的控制，离开川大，在友人的帮助下

来到内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后担任

教务长，在担任教务长的同时坚持进行美

学研究。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拿朱光潜

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文章大半在匆迫中写

成的”，是他劳累了一天教务工作， “精疲

力竭”， “在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

的”。① 乐山十年，武汉大学学生规模由

６００人增加到２０００人，但国民政府的拨款

却维持在原来的规模上，加之物价飞涨，

给全校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和生活带来极

大的困难。“教师的遭遇也一样，工资打折

扣。学校又无力安排住房，全由老师向当

地人士或农民租借”。②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
条件下，朱光潜以非凡的毅力和坚强的意
志在保证完成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

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不仅为中
国美学留下了极为丰厚的学术成果，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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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在 《谈修养》 （１９４２年，乐山）的
《自序》中说：“这些文章大半在匆迫中写成
的。我每天要到校办公、上课、开会、和同
事同学们搬唇舌、写信、预备功课。到晚来
精疲力竭走回来，和妻子、女孩、女仆挤在
一间卧室兼书房里，谈笑了一阵后，已是八
九点钟，家人都去睡了，我才开始做我的工
作，看书或是作文。这些文章就是这样在深
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的。” （朱光潜：
《谈修养·自序》， 《朱光潜全集》第４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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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２２９页。



为中国美学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精神成果，

值得我们今天努力学习和继承发扬。

二

抗战时期，朱光潜在四川研究完成并出

版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 《诗论》。朱光潜后

来回忆说：“我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是１９３６年出

版的 《文艺心理学》。 《谈美》的信是概括这

部处女作的通俗叙述。接着我写了一部 《诗

论》，对过去用功较多的诗这门艺术进行了一

些探讨。”① 从朱光潜的回忆可以看出，用西

方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诗学问题，是他从一

开始研究美学就立下的方向，而这本朱光潜
在欧洲就草成纲要、“自认为用工较多，比较

有点独到见解”② 的 《诗论》，则是在乐山武

汉大学最终完成，１９４２年由战时首都重庆国

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

谈到写作 《诗论》的原因，朱光潜说，

“在目前中国，研究诗学似刻不容缓”，原因

是现在西方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流传到中

国来，为中西诗学比较提供了很多新材料，

通过比较才能够看到中国诗学的价值。另一

个是新诗运动正在中国兴起， “不能让它流

产”。从朱光潜写于１９４２年的 《诗论》抗战版

序来看，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对中国文化命
运和前途的担忧，骨子里是对抗战命运的担

忧，表现出一个学者的爱国情怀。

朱光潜回国后先应胡适邀请在北京大学

中文系讲了一年的 《诗论》。“每次演讲，（朱

光潜）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改来改去，

自知仍是粗浅，所以把它搁下，预备将来有

闲暇时再把它从头到尾重新写过”。③ 《文艺心

理学》完成于１９３２年，是朱光潜 “在外国当

学生时代写成的……所以朱佩弦先生的序还

是一九三二年在伦敦写成的”。④ 朱自清逝世

后，朱光潜写文章悼念说，当年朱自清由清

华休假到欧洲去，“我还在英国没有归来，在
英国彼此又有一个短时期的往还。那时候，

我的 《文艺心理学》和 《谈美》的初稿都已

写成，他在旅途中替我仔细看过原稿，指示

我一些意见，并且还替我做了两篇序。后来
我的 《诗论》初稿也送给他，由他斟酌过”。⑤

也就是说，朱光潜的 《诗论》是他从留学欧
洲就开始研究的问题， 《文艺心理学》 “泛论
文艺，我另外写了一部 《诗论》，运用本书的
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
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⑥ 这些都说明 《诗论》

的确是朱光潜学术生涯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特别是朱光潜在 《诗论》中提出的 “超我之
境”说和用克罗齐的 “直觉”、 “表现”说来
研究情感与意象的关系，是继王国维之后对
中国美学做出的重大贡献。⑦

三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还写了一篇研究

《乐记》的文章——— 《乐的精神与礼的精
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从这篇论文的
副标题可以看出，朱光潜是想对儒家思想
“一贯的系统”作总体上的把握，他自己说这
篇文章是 “重解说不重评判”，有点孔子 “述
而不作”的味道。从表面看， 《乐记》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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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的 “表现说”对朱光潜影响很深，许
多年以后，他在评论朱自清的 《诗言志辨》

时说：“我认为古代所谓 ‘志’与后代所谓
‘情’根本是一件事，‘言志’也好，‘缘情’

也好，都是我们近代人所谓 ‘表现’。” （朱
光潜：《朱佩弦先生的 〈诗言志辨〉》， 《朱
光潜全集》第９卷，第４９７页）



目的是 “记乐之义”，① 即对音乐的意义、内
容、价值和艺术特征的论说，实际上， 《乐

记》涉及的思想内容非常广泛，如乐与礼的

关系、乐的起源问题、乐与诗歌和舞蹈及其

德治的关系、音乐风格与接受者的心理结构

变化关系，等等。可以这样说，一部 《乐记》

既是一部艺术哲学著作，又是一部政治哲学

著作，也是一部伦理学专著。《乐记》的这个

特点，在朱光潜的论文中得到 了 充 分 的
“解说”。

朱光潜说：“一般人对于礼乐有一个肤浅

而错误的见解，以为礼只是一些客套仪式，

而乐也只是弦管歌唱。孔子早见到这个普通

的误解，曾郑重地申明说：‘礼云礼云，玉帛

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 《礼

记·孔子闲居》篇里，他特标 ‘无声之乐’

与 ‘无礼之礼’。儒家论礼乐，并不沾着迹

象，而着重礼乐所表现的精神。”② 朱光潜认

为，“儒家的全部哲学思想大半从乐与礼两个

观念出发”，而 “和”与 “序”则为乐的精神
与礼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的 “两个伟大的

观念”。由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是 “仁义”，因

此， “和”与 “乐”又统归于 “仁义”，或者

说，“仁义”思想是 《乐记》的核心思想。这

种看法揭示了 《乐记》的深层内涵。朱光潜

早年学过一些符号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③ 他

将这种知识和方法用于 《乐记》的研究，从
《乐记》的语言符号 “乐”与 “礼” “解说”

出它的表层意义 “和”与 “序”及其深层结
构 “仁义”思想，这在 《乐记》研究史上可

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

我们之所以说朱光潜的研究是 《乐记》

研究史上一个新的开端，其原因还在于，朱

光潜虽然面对的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系统的

问题，但他始终将 《乐记》放在中西美学的

大背景中来展开研究。例如，他用亚里士多

德伦理学思想中的 “自由”、 “和谐”来阐明
《乐记》的 “和”的 观 念，将 《乐 记》之
“和”安放在个人的 “内心和谐”与社会的
“泰平和谐”之中，提出 “一个有幸福的社会

必然是一个无争无怨相安和谐群策群力的社

会”的观点，认为 “儒家论诗乐特标 ‘道’

的功用，实与亚里斯多德的见解不谋而合”。④

朱光潜还用亚里士多德的 “中”论和 “宣泄
与净化”、瑞洽慈的 “组织”说、柏格荪的
“创化”说，甚至还从佛教、耶稣教、希腊的
酒神、波斯的拜火教来论述 《乐记》的 “中
和”与 “礼治”的精神以及通过人的心理行
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中西比较的大背景中，朱光潜还用
“节”、 “养”、 “文”三个儒家美学关键词对
“礼”的精神作了阐释：“从 ‘序’与 ‘理’说，

礼的精神是科学的；从 ‘义’与 ‘敬’说，礼
的精神是道德的；从含四者而为 ‘文’说，礼
的精神也是艺术的……所以礼融真善美为一体。

儒家因为透懂礼的性质与功用，所以把伦理学、

哲学、美学打成一气，真善美不像在西方思想
中成为三种若不相谋的事”。⑤ 朱光潜的阐释
隐含着康德对 “人”的理性所作的知、情、

意的三分法，这种 “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
儒家传统之木”⑥ 的研究方法深化了自王国维
以来的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新路径。

与此同时，朱光潜认为宇宙也有它的
“序”与 “和”，《乐记》的礼乐精神与自然现
象紧密相关。礼涵盖个人与家庭、社会与群
体、国家制度与典章仪式，可谓 “一切文化
现象的总称”，而且更重要的是， “礼是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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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７年，第１５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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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第１０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第６４８页。



弊的一剂良药”。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光潜
不是为研究 《乐记》而研究，而是通过 《乐

记》的研究来针砭时弊，希望在抗战这一非

常时期，全民族能够团结一心，共渡难关以

抵御外侮，拯救民族与国家。从这个意义上

讲，朱光潜的 《乐记》研究既有现实价值又

有历史意义，与他在同时期完成的 《诗论》

一道，代表着他的美学研究从西方美学向中

国传统美学的转折，树立起一座中国传统美

学研究的丰碑。套用郑昕当年评康德哲学的
话说，研究中国美学的后继者可以超过这座

丰碑，但很难掠过这座丰碑。

除了 《乐记》的研究外，朱光潜在四川

还写作了 《谈修养》中的二十来篇文章。这

些文章 “万变不离其宗，谈来谈去，都归结

到做人的道理”。他在 《谈美感教育》中用
《论语》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来证

明 “美育与民族兴衰”的密切关系。② 特别是

他在评价冯友兰先生 《新理学》时所提到的
“中国哲学旧籍里那一盘散沙，在冯先生手
里，居然成为一座门窗户牗俱全的高楼大厦，

一种条理井然的系统”的观点，③ 不仅高度肯

定了冯友兰先生 “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的贡

献，而且对我们研究同样是 “一盘散沙”的

中国古代美学极富启发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朱光潜抗战时期在

四川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投入的精力比较

多，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西方美学，特别是克

罗齐的研究。我们知道，朱光潜的美学思想
深受克罗齐的影响，他自己也在 《文艺心理

学》里的 “作者自白”中说他对克罗齐有一

个从追随到怀疑的过程。克罗齐的哲学、美

学和历史学的思想在朱光潜的美学著作中随

处可见。抗战时期，地处乐山，几乎与外界

完全隔绝，但朱光潜依旧继续进行克罗齐美

学著作的翻译和关注着克罗齐美学研究的现

状。当他在乐山看到老朋友梁宗岱就他的克

罗齐研究而写的评论文章 《试论直觉与表现》

时，感到 “很欢喜”，就梁宗岱对他的一些观
点的误解作了回答，而这些回答都是他坚持

数十年克罗齐研究的结果，重申了他运用王

安石诗和杜甫诗以及姚鼐论文和他自己的

《诗论》论证克罗齐 “艺术即直觉，即表现”

的合理性，反驳了梁宗岱对他的误解和不恰
当的批评。朱光潜说：“‘惟善人为能受尽
言’，我这番话是一位老朋友以最诚恳的心肠
向你说的，听起来也许不很入耳，但是我希
望它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④ 克罗齐的美学
思想几乎影响了朱光潜的一生，一直到１９５８
年，他还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写信请
求出版 “在当时是未定评的”克罗齐的 《美
学原理》，⑤ 而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则形成于抗战时期的四川乐山武汉大学。⑥

朱光潜抗战时期坚持进行中国传统美学研

究的基础源于他当年在香港大学读书时所受到

的教育。他说： “我记得很清楚，在初进大学
时，我读得最多的是两汉以前的著作……我也
很明了群经诸子与楚词汉赋的文章真茂美”。⑦

他在抗战中能够将在欧洲留学所学到的哲学、

美学、文学理论等知识运用到高等教育研究
和管理工作实践，也与他在香港大学读书时
对哲学和文艺的兴趣有关，而这个兴趣来自
于朱光潜的老师奥穆先生。１９４４年春，朱光
潜在乐山回忆说，是奥穆先生为他 “种下了
哲学的种子”，有奥穆先生的启发， “这二十
多年来我时常在希腊文艺与哲学中吸取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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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光潜： 《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
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全集》第９卷，第

１０６—１０７页。

朱光潜：《谈修养》，《朱光潜全集》第４卷，

第４、１４９页。

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 〈新理学〉》， 《朱
光潜全集》第９卷，第４２页。

朱光潜： 《论直觉与表现答难———给梁宗岱
先生》，《朱光潜全集》第９卷，第２０３页。
《跨越数十载的大家情怀——— “中国现代作
家珍稀手迹展”侧记》，《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

５月１２日，第７版。

朱光潜 《克罗齐哲学述评》的撰写和克罗齐
《美学原理》译稿的修改 （两书１９４８年由正
中书局出版）都是在抗战时期的乐山武汉大
学完成的。

朱光潜：《就部颁 〈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
文教材》，《朱光潜全集》第９卷，第１２４页。



的源泉来支持生命”。① 视异国哲学为自己的
生命，这在朱光潜的人生中是一种类似宗教

的虔诚，也是他抗战时期坚持进行美学研究

的动力之一。自温克尔曼之后，黑格尔、荷

尔德林、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对希

腊哲学和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崇高的敬

意，其原因在于，希腊哲学和艺术给人以深

刻的反思力和强大的生命感，“希腊意义上的

最高理智就是反思力”，就是 “美”。② 朱光潜

正是依靠这种对 “美”的追求来坚持进行美

学研究。就抗战时期而言，朱光潜对希腊文

艺与哲学、对克罗齐美学的研究为的是更好

地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并且将这种研究的成
果运用于抗战人才的培养，这使他的美学研

究呈现出知行合一的特点。③

四

有人说，朱光潜抗战时期转向中国传统

美学研究、向中国传统寻找资源的原因是
“受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影

响”和与新儒家思想的接触。④ 这种说法有一

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朱光潜抗战时

期转向中国传统美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

因传统文化的丧失而亡国亡种的担忧和身体

力行的抗战实践：“近代灭人国者，常竭力摧
残其固有文化，其用心至毒而 为 计 划 至

当……国家危亡之机，失教远胜于失政。”⑤

而要挽救国家危亡，必须培养抗战急需的人

才，这与他担任武汉大学教务长，用进步思

想来办学和实施教务管理的实践分不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总

理纪念周大会上说，他喜欢清静，“对行政事

务没有浓厚的兴趣”。在北京大学时，几次让

他当西语系主任，他都没有答应。但是在全

面抗战 “这样环境底下，应当牺牲个人兴趣

来干公家的事的。我这次冒然答应担任文学

院的事，也是因为这点责任心”。⑥ 他把出任
武大教务长看成是 “自己担负的神圣使命”。⑦

在乐山武汉大学，朱光潜先是担任外文系主任，

１９３９年因武汉大学教务长周鲠生出席太平洋会

议而接任这一职位，从此任职到抗战胜利武大
迁返。众所周知，大学的教学管理工作十分关
键而且非常繁重，而朱光潜却在担任教务长的
同时完成了他的代表著作，其主要原因在于他
的美学研究与办学主张有着内在的关系。挽救
民族危难和国家危亡，第一要务是兴教培养人
才，特别是高等专业技术人才，而培养高等专
业技术人才又必须以完美人格的塑造、进步理
想的培养为首要目标。

抗战时期，朱光潜曾经想通过中国共产
党在文化界的负责人周扬到延安去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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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光潜： 《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
《朱光潜全集》第９卷，第１８７页。

荷尔德林说：“希腊意义上的最高理智就是
反思力，而且，当我们把握了希腊人的英武
形体时，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海德
格尔对此解释道：“在这里，所谓 ‘反思力’

的意思是：让一切在其本身中纯粹地闪现并
因此而在场的东西重新闪现出来的能力。而
在这种闪现中在场的东西就是美”。（海德格
尔：《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孙周兴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２—１９６页）

朱光潜对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十分熟悉。他
说：“知是道问学，是格物穷理，是注视事物
变化的真相；行是尊德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是在事物中起变化而改善人生……人生
的最终目的在行，知不过是行的准备。”（朱光
潜：《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朱光
潜全集》第９卷，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王攸欣：《朱光潜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２５６页。

朱光潜：《政与教》，《朱光潜全集》第９卷，

第９１页。

朱光潜： 《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讲
演》，《朱光潜全集》第８卷，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６６—５６７页。

１９４１年３月，针对关于教育部抗战以来颁布
的 “统一招生”、“统一课程”、“导师制”新
政令的争论说： “今日教育家最需要的不是
制度方法上的新花样而是良心与自省，是彻
底地认清自己在文化与教育上所站的地位，

而忠实地果决地向前迈进，求完成自己所担
负的神圣使命。”朱光潜１９４１年３月在 《高
等教育季刊》１卷３期上发表 《从教育部的
几种新政谈到功令与学风》。（《朱光潜全集》

第９卷，第６１页）



斗争，虽然阴差阳错，未能成行，但朱光潜
追求进步理想，向往革命胜利的意志并没有

销蚀。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正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朱光潜在乐山武汉大学，

以国民政府举办的高等院校教务长的身份

“大力鼓励学生认真读书，但也不反对学生从

事进步政治活动。他曾为 （有共产党员参加

的）‘岷江读书社’、墙报 《燎原》题词”。据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友回忆，朱光潜在乐山武

汉大学与叶圣陶、彭迪先等联名发表宣言，

参与了由中共领导的抵制国民党骨干程天放

到校当校长的斗争。他甚至冒着坐牢的危险

保护和营救进步师生， “抗战时期的武大发展

了优良校风，开展了许多进步活动，这和朱光

潜的办学思想和进步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朱

光潜不愧是我国教育界办学的先驱，开拓中

国学术研究的先进人物，也是引导青年认真

读书，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良师”。①

武汉大学王星拱校长早年与陈独秀、李

大钊等人经常来往，主张办教育要有长远的
眼光，要有独立的精神。朱光潜的办学主张

也与此紧密相连，最突出的是用中国古代儒

家思想来建设良好的校风。他提倡 “师生如

父子兄弟”般的校风，唯其如此，方说得上

是 “人格感化”。很显然，朱光潜的办学主张

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一脉相承。他在

代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起草的 《升学指导》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各国文化与各科学术均

有其固有之传统，以为向前进展之始基。无
传统即无基础，墨守传统而不求进展，则固

有者亦必寻至枯腐衰落。大学教育对于文化

学术有两重任务：其一为对于已有传统加以

流传广布，以维持历史的赓续性；其一则为

从已有传统出发，根据新经验与新需要，孜

孜研究，以求发展与创新。灌输与启发，守

成与创新，缺其一，均不足与言完善的大学

教育也。”② 既然是全国高等院校的大学章程，

武汉大学自然当为执行的表率。而他作为武

汉大学的教务长，在教学管理与研究中注重
传统和创新自然是题中之义。例如，他在武

汉大学实施的培养具有 “弘毅阔达胸襟抱负”

完美人格的人才培养方案就与 “士不可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阔达而多智”的儒家美学思想有关。挽救民
族危难，建设富强国家，第一是人才的培养，

而培养能够承担救国使命的人才必定是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因此，朱光潜抗
战时期的美学研究与他的高教管理实践有了

实质上的结合。这是朱光潜抗战时期转向中
国传统美学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朱光潜转向传统美学研究还间接
地与他有意识地接触进步思想相关。朱光潜
很早就接触到马克思的 《资本论》，抗战中他
又有意识地宣传 《资本论》。他应黄梅邀请，

在 《中央周刊》上刊登的为提升 “现代公民
常识”所开列的书目中， 《资本论》赫然在
目。③ 朱光潜认为， “马尔萨斯人口论与马克
思资本论之说行，而俄国有共产革命”。他甚
至认为，“近代国家教育制度与理想，英美与
德日异趋，苏联亦别标一帜”。④ 马克思的理
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对朱光潜的人

生观触动很大。１９３９年，他给周扬写信说：
“我这一两年来思想经过很大的改革，觉得社
会和我个人都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革。延安
回来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
的书籍我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
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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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

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
校》，第２２６、２２６—２３２页。

朱光潜：《文学院》，《朱光潜全集》第９卷，

第２８页。

朱光潜 《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说： “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非本文范围所及。但有几
部虽为科学专著而已成古典的书籍不能不约

略提及，例如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亚
当·斯密的 《原富》，穆勒的 《群己权界
论》，里波、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著
作，马克思的 《资本论》，佛来柔的 《金枝》
（Ｆｒａｚｅｒ：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Ｂｏｕｇｈ），都有广泛的
读者，并不限于专门家。” （《朱光潜全集》

第９卷，第１２２页）

朱光潜：《政与教》，《朱光潜全集》第９卷，

第９０、８９页。



所以写信给 （卞）之琳、（何）其芳说明这个
意思。”① 正是这种对进步理想的认同和对时

局的清醒判断，使朱光潜改变了过去单纯做

学问的想法，为抗战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

而为着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促使朱光潜

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中国传统美学。

第三个原因是抗战文艺论争的影响。抗

战爆发，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田

汉以戏剧、茅盾以小说、夏衍以电影投入抗

战一样，朱光潜则以美学研究和文艺批评为
武器，在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永远值得纪念的

功绩。朱光潜入川之日，正是抗战文艺界关

于文艺的功利性、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开展

之时，在 “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

的时代大潮中，② 朱光潜与千千万万知识分子

一起，以笔杆代枪杆，用他的智慧和汗水，

用他的研究成果和文章发动民众与青年，组

织他们投入到抗战。朱光潜十分关心抗战时

期的文学现象，对文坛上的不正之风给予严

肃而科学的批评。他一方面对那些打着继承
传统文学旗号，把持大学国学教席的学究所

写的无病呻吟的古文、八股文、试帖诗一类

的文章给予坚决批评；另一方面，对那些机

械模仿、照抄照搬法国象征派、现代英美诗

的作品和文人的做法也指出他们的弊端，并

且从 “中西语句构造习惯”、 “文化背景和社

会经验”的差异说明中国人很难用西方文学

中的繁辞丽藻和所谓的 “情调”来创作。③ 他

竭力主张，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吸取养料，

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学，以之为抗战文艺的新

鲜血液。积极参与抗战文艺的论争，为朱光

潜美学研究的转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第四个原因是对民间文艺的认同。入川

后，朱光潜有意识地接触蕴涵着深厚的中国

传统美学思想的民间文艺，他认为，民间文

艺是现代文学发展的土壤。与朱自清一样，

朱光潜对新文学和新的文艺理论的建设也主

张吸收西方文学艺术的精华，“但是这种外来

影响的吸收理应经过谨慎地选择与长期的消

化。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文学的风格形式

生根于一个民族的思想习惯性格情调等等”。

朱光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民间传统

审美意识的研究。他主张像顾颉刚那样，通

过研究民间文艺 “激发爱国热情”，同时兼顾

到 “艺术价值，那就更圆满了”。在这种观念

的影响下，朱光潜对民间文艺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他在成都的书店里看卖唱本，在悦来

园看川戏，在青羊宫花会上听相声、洋琴、

大鼓。他认为，唱本与川戏虽 “鄙俚粗俗”，

但却有 “伟大的势力”， “商店学徒、茶馆请

客以至于人力车夫凡能识字者，莫不以看唱

本去消磨它们的时光”。社会民众津津乐道这

些民间文艺，其原因在于 “它们的形式和技

巧有长久的传统在后面，在一般民众心中生

了很深的根蒂。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根深蒂固

的对于民众有吸引力的形式和技巧把鄙俚粗

俗的内容换为新鲜精妙的，我相信民众对于

文学的兴趣可逐渐提高，而文学自身也可以

得到一种新的力量和生命”。④

从更宽一点的角度说，朱光潜抗战时期

的美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从单纯的学术探讨转

向生活现实，从研究西方美学为主转向研究

中国传统美学，其原因在于抗战烽火的淬炼

和人生价值观的改变。朱光潜在四川不止一

次谈到鄙视 “清道夫”是 “可耻的价值意识

的颠倒”，他认为 “清道夫”的地位胜过达官

贵人。⑤ 贴近实践，主动投入时代洪流，特别

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才干不辞辛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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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光潜：《致周扬》，《朱光潜全集》第９卷，

第１９页。

文天行：《中国抗战文学概览》，成都：四川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０、１２８页。

朱光潜： 《流行文学三弊》， 《朱光潜全集》

第９卷，第２４—２５页。

朱光潜：《文学与民众》，《朱光潜全集》第９
卷，第１７—１８页。

朱光潜在 《有志青年要做中小学教师》中
说：“我们羡慕那些在街上撒垃圾的朱门大
户，而鄙视拿帚箕的清道夫。这是价值意识
的错误”。（《朱光潜全集》第９卷，第１３６
页）他又在 《学业·职业·事业》中说：
“一个误国的总统或部长实在抵不上一个勤
恳尽职的清道夫。我们通常对于 ‘不才而在



为抗战培养人才，为大众、为青年的成长做
学问，把自己的学术旨趣、专业知识和人生

经验奉献给青年、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全面

抗战的实际斗争，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崇高

的道德境界。抗战时期，朱光潜在 《中学生

杂志》、《当代文学》、《当代文艺》、《大公报》

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针对青年人谈美、谈诗、

谈婚姻、谈做学问、谈创作等方面的文章，

这些文章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在阐明一些

美学理论观点的同时，更多地是引导、激励
青年人打造一个健康的人生和健全的人格，

为民族和国家的事业，为抗战作贡献。

一个人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方向与其人生

观紧密相连。固然有一些学科，比如自然科

学的基础研究、社会科学一些 “冷门”专业

的研究远离现实生活，但研究者在这些领域

中能否持之以恒，能否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

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人生、社

会和他人的正确看法与否。尤其是在与社会

生活、人生修养密切相关的美学、教育学、

文艺学等领域，研究者自身对人生的态度、

对人生的价值、对社会和他人的看法更是直

接而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学术问题的选择以及

研究的水平。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人

品即学品”的问题。朱光潜用他的知行合一

的美学研究给我们做出了最完美的解答。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是他

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也是他 “执两而用

中”、知行合一研究特点的代表。他对中国诗
论、《乐记》、陶渊明、冯友兰 “新理学”、克

罗齐美学的研究与他对高等教育性质的掌握、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格和要求的制定、学分

制管理，甚至与他对文科专业建设、课程设

置、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等这些必须而

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看起来没有多大关系，

但我们从他论证文学院的专业课程设置、为

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起草的 《升学指导》

以及发表在报刊上的关于大学课程改革的文

章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在研究中国诗论、 《乐
记》、克罗齐美学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及其

成果。这种将哲学、美学、文艺学与高等教

育管理学，甚至是政治论争结合起来的研究

方法，①固然与朱光潜的师范出身，当过小学

教师、中学教师、高校教师、系主任、院长

和教务长以及国民议政参政员的经历有关，

但最根本的还是因抗战而改变的他对社会、

对人生、对民众的看法，他对学术的热爱、

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担当以及他对进步理想、

合理社会的向往与追求。②

概而言之，抗战人才的培养、对进步理

想的追求、积极投身抗战文艺论争和民间文

艺的兴趣等诸多因素使朱光潜转向中国传统

美学，并且把这种研究与抗战实践结合起来，

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

义情怀。

五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在他

的学术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奠

·３４·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

②

　　高位’者的阔绰排场备致欣羡，对于老老实
实替社会造福的农人工人反存鄙视。这是一
种可耻的价值意识的颠倒。”（《朱光潜全集》

第９卷，第１５１页）

①　１９４４年４月９日，朱光潜在重庆 《大公报》

上发表的 《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一文中，

将他引入并深入研究的亚里士多德的 “宣泄
说”运用于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 “民族
有民族的生机，生机都要借发泄才能发展。

发泄就是活动，也就是创造。最显著的生机
发泄是文艺创作，学术探讨与政治活动，这
些都要从思想言论与行动两方面见出。一个
民族能在思想言论与行动上活跃，就见出他
们的蓬蓬勃勃的朝气。这股朝气是不应遏止
的”。（《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 《朱光潜全
集》第９卷，第１７４页）

例如，朱光潜原先对 《世说新语》感兴趣，

以为魏晋人物语言、行为风度足以为人榜样，

他读了 《论语》后，才发现 《论语》中孔子
及其弟子的言行才是值得学习的， 《世说新
语》之于 《论语》，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魏
晋名士终未能 “忘我”，亦终未能 “忘物”，

因而对魏晋清谈保持一种警惕：“在清高的烟
幕下藏着一种颇不光明的动机”。（《谈谦虚》，
《朱光潜全集》第９卷，第１６９页）



基性的意义。朱光潜关于美的本质的研究，

重人生的美学思想的提出，融中西为一体的

当代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提法，对 “想象”、①

“气势”、“神韵”、“气韵生动”② 等中国美学

概念、范畴、命题和规律的阐释，对中国诗

论三大特点的概括，③ 对 《乐记》与毕达哥拉

斯音乐美学思想的比较，④ 等等，其理论萌芽

或思想渊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在

四川的美学研究。甚至可以这样说，朱光潜

关于 “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观点，抗战以
后的美学研究，包括他的 《西方美学史》中，

都有抗战时期美学研究的理论因子。例如，

朱光潜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哲学

系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要求的建议中提出，哲

学 “须分析知识之性质 （认识论）与美感经

验 （美学）”。⑤ 这里的 “美感经验”即 “美

学”的提法，虽然着眼点在哲学专业人才，

但也可以看作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这种观点显然与朱光潜对中国传统美学与克

罗齐美学思想的融合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
讲，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是朱光潜整

个美学思想的土壤和宝库，也是他学术生涯

的一个高峰。朱光潜在这一时期将研究的重

点从西方美学转向了以中国传统美学为主，

将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这正是

整个中国现代美学转型的根本所在。达到这

个高峰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光潜对民族危亡的

拯救和国家命运的担当。从这个角度说，朱

光潜抗战时期的美学研究在中国现代美学学

术史上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而它所蕴涵的

一个美学家、一个教育家 （顺便说一句，我

们对朱光潜的教育思想还研究得不多）对民

族、国家和人民，对生命、未来和理想、对

美学、艺术和教育所抱有的满腔热血，并为

之所经受的困苦、危险足以让我们今天肃然

起敬而又赧然汗下。朱光潜以他的坚韧和执

着、正义和热血、知识和毅力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美学家博大的胸襟和为民族勇于献身、

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殉道一般的精神。

当朱光潜的书桌从华北平原 “搬”到四

川盆地以后，全民抗战的大后方为他的美学

研究创造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战时环境，但他
并未安坐书斋，而是拿笔杆作刀枪，用教鞭
为武器，自觉主动地投入抗战。特别可贵的
是，在川十年，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始终压
在朱光潜的肩上，但他从未放弃美学研究，

从未放弃参与文艺论争，从未放弃引导和激
励青年走向健康人生，他将美学研究的成果
运用到拯救民族危难的全民抗战斗争中，为
抗战胜利贡献了一个学者和教育家的全部力

量。从朱光潜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经过
欧洲现代学术思想培养和训练的美学家在中

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凛然正气和学者的担

当，也正是这样一种源于儒家实践理性和知
行合一的忘我境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

上的一座高峰，成为一个 “真正的学者”。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告诉

我们，一个学者，只有当他与社会和时代保
持密切的联系，当他把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
究成果与民族兴亡和国家命运如脐带般地连

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学术生命才会长青不老，

他的学术成就才会彪炳千秋，与三光同辉，

这是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给我

们的最大启示。

〔责任编辑：俞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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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光潜：《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
来看》，《朱光潜全集》第５卷，第４７０页。

朱光潜： 《谈美书简》， 《朱光潜全集》第５
卷，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朱光潜：《中国古代美学简介》， 《朱光潜全
集》第１０卷，第５５９页。

朱光潜：《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
么？》，《朱光潜全集》第１０卷，第３１６页。

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 《朱光潜全
集》第９卷，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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